
总统不幸家国幸

11月26日，韩国前总统金泳
三葬礼在首尔举行，韩国以最高
的国葬待遇安葬了这位在卸任时
曾备受争议的前总统。

韩国总统这个职位，是数得
着的高危职业之一。除了现任总
统朴槿惠，韩国之前的十位总统，
有一个算一个，不是像朴正熙一
样死于非命，就是像卢武铉、金大
中、李明博般下台后备受腐败案
困扰。这个所谓的“青瓦台魔咒”
究竟原因何在呢？其实从金泳三
身上，我们就能找到些许答案。

要说明“青瓦台魔咒”的厉
害，金泳三也算是个典型。金泳三

这个人，本来是最不应该跟“身败
名裂”这种字眼挂上钩的。首先是
此公个人履历漂亮得不得了，虔诚
的基督徒渔民家庭出身，名校（汉
城大学）毕业，靠着自己的奋斗26岁
就进了国会，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年
轻的议员，还一当就是好几届，年
轻时是活脱脱一位政坛小鲜肉。而
在韩国民主化进程最为关键的上
世纪80年代，此公又甘当弄潮儿，多
次因为反对军政府遭到逮捕、软
禁。这么一位在朝有经验、在野有
清誉的政坛宠儿，当选韩国第一位
真正的民选总统可谓实至名归。只
要肯爱惜羽毛，金泳三在后世落一
个曼德拉式的名声也不是难事。

然而，金泳三最终没有把“亚
洲曼德拉”的称号保持到卸任，这
里面其实深藏着他作为韩国总统
的难言之隐——— 正如另一位前总

统卢武铉所言，韩国战后经济的
发展其实是“带伤运行”的。韩国
工业化起步的第一桶金，来源于
朴正熙时代私自签订《日韩请求协
定》后得到日方给予的“补偿款”，以
及美国出于冷战需要给予其的经
济援助。这些资金最初都握在韩国
政府的手中，想要用其撬动民族经
济发展，必然要通过政府对某些民
间企业的利益输送来完成，而这个
过程必然夹杂着腐败、特权与裙带
关系。久而久之，政府与大企业之
间的“官商抱合”式腐败，不仅构成
韩国经济的特征，甚至是其经济之
所以高速发展的一大动力。如今享
誉世界的那些韩国大企业，最初大
多是靠着政府的多方“照顾”在短
时间内迅速做大的。

任何一个新兴国家在发展初
期也许都有这样的“原罪”，而在民

主化之后，为这些“原罪”买单的成
本往往是巨大的。像南非在曼德拉
执政后，毅然废除了“种族隔离”政
策，随之而来的是持续至今的经济
停滞。事实上，韩国在金泳三当政
之初，也曾出现过这一情况，由于
威权政府解体，羽翼未丰的民族资
本失去靠山，韩国经济增速大幅放
缓，一度甚至要被挤出亚洲四小龙
的行列。到底是继承威权政府对腐
败的默认，让民族资本继续发展？
还是厉行反腐，斩断政府与大企业
之间的利益输送？在这个两难面
前，我们看到金泳三做了一个看似
自相矛盾的选择：一方面，他推行
财产公示制度、完善反腐法制建
设；另一面，金泳三却并没有停止
对于韩国各大家族企业扩张的

“关照”。这种矛盾做法直接造成
了金泳三的悲剧命运，1998年，由

于其家人与企业间的不正当往
来，金泳三被迫辞职并接受调查，
而他此时所面对的调查机制，正
是其当政时期所着力完善的。

遍观韩国的历届总统，你都
能发现金泳三身上的这种矛盾
性——— 着力树立民族主义，却最
终被民族主义者骂做“韩奸”的朴
正熙；利用独裁权力镇压民众，却
最终主动放弃独裁的全斗焕、卢
泰愚；以及金泳三之后历任完善
韩国民主制度却不免弊案缠身的
民选总统们。韩国总统如此前赴
后继的“作法自毙”景象，也许是
任何一个转型期国家的改革者都
必须承担的命运。盘旋在青瓦台
的魔咒，固然是总统们个人的不
幸，却也是韩国这个国家的幸运，
因为在这一魔咒之下，才有了今
日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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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都都掐掐了了五五百百年年了了，，还还不不累累吗吗
——— 俄土之间那些不能不说的陈年旧账

本报记者 王昱

公主的怨念

+大帝的雄心

有关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
女儿长平公主怎么找清王朝复
仇的传闻，为金庸、梁羽生等一
干武侠小说大师提供了想象的
空间。其实，在世界的另一头，
的确曾上演过一个现实版的

“公主复仇记”。只不过，这位现
实中的“长平公主”的复仇计划
更为宏大。

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人
迎来了他们历史上最荣光的一
刻，在其苏丹默罕默德二世的带
领下，穆斯林大军攻克了君士坦
丁堡，享有国祚千年、号称“第二
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就此毁灭。
然而，就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
中，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
帕列奥罗格公主在城破前逃出，
带着国仇家恨逃亡罗马寻求庇
护。16年后，在教皇做主下，她被
下嫁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

索菲亚公主与伊凡三世的
联姻十分有趣，一方是虽已灭亡
却有着千年荣光的大国公主，另
一方却是刚刚从蒙古手中艰难
独立的小国国君。如此悬殊的差
距让伊凡三世对索菲亚奉若至
宝，索菲亚于是在家天天给老公
痛说革命家史。莫斯科公国便以
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将索
菲亚带来的拜占庭象征双头鹰
奉为国徽（这个国徽一直被用到
了今天）。等到索菲亚的儿子瓦

西里当政时，莫斯科公国干脆打
出了“第三罗马”的旗号，宣称自
己是所有“基督徒的凯撒（沙皇）”。
既然要“兴复汉室”，当然要“还于
旧都”。所以虽然彼时莫斯科公国
的地盘还没山东省大，和土耳其
帝国更隔着十万八千里，一双复
仇的眼睛已经盯上了远方。

抛开宗教与伊凡三世耳根
子软的因素不谈，君士坦丁堡的
地理位置刚好处在中世纪俄罗
斯人赖以与地中海世界通商的
黑海商路终点站上。土耳其对君
士坦丁堡的占据等于断了俄罗
斯人财路。这也逼迫着俄罗斯人
在另寻“窗口”的同时不得不与
土耳其拼个你死我活。此后的俄
罗斯通过两次与土耳其的战争，
遏制了土耳其向乌克兰渗透的
势头，两个民族正式接上了火。

1682年，彼得大帝掌舵俄罗
斯，这位野心巨大的沙皇制定了
一套庞大的争夺世界霸权的计
划：“打败瑞典，征服波兰，控制
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而后再南下
进攻土耳其，控制黑海，侵占巴尔
干半岛，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博
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打通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

彼得大帝对北方的战争可
谓顺风顺水，但当他掉头向南，
与土耳其争锋时，却感到力不从
心。当时的土耳其盛世余威尚
在，将黑海作为自己的内湖。彼
得大帝侵入土耳其境内后反而
陷入重围，最终还是通过贿赂土
耳其的大维齐尔（宰相），才迫使
土方网开一面。这段俄罗斯版的

“白登之围”，成为了彼得大帝至
死也难以放下的怨念。

野心大

VS后台硬

俄土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国
运刚好完全相反，土耳其在夺取
君士坦丁堡之后陷入了因高傲
而封闭、因封闭而缓慢衰败的循
环之中。而自认为接过拜占庭帝
国遗志的俄罗斯人却积极扩张，
正处于上升期。这种此消彼长，
导致土耳其虽然在彼得大帝时
代勉强挡住了俄罗斯南下的脚
步，但终究难以挡住大势。

在彼得大帝死后，土耳其人
的噩梦“接踵而至”。先是沙俄女
皇安娜·伊凡诺芙娜在1735年发
动第四次俄土战争，俄军屡次击
败土军，最终攻克亚速夫港，实现
在亚速海的立足。等到叶卡捷琳
娜二世1762年即位后，更是开宗明
义，将首要目标定为南下拆分土
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这位原
籍德意志的女皇可谓说到做到，
先后发动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
以凌厉的攻势逼着土耳其让出了
黑海北岸的土地。按照彼得大帝
的遗策，在黑海站稳脚跟的俄罗
斯，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拿下君士
坦丁堡，将势力染指地中海了。

然而，俄罗斯的好运却到此
为止了，它对土耳其的下一步目
标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觉。此时
已经改名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
丁堡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
和战略枢纽，沙俄一旦控制了这
一枢纽，不仅可打开由黑海通往
地中海的航道，从南部包抄欧洲
的心脏地区；更会威胁英法等国
通向亚非的航线，并为俄罗斯向

亚非的扩张提供便利。正如恩格
斯曾警告的那样，“俄国如果控
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
加一倍，它就会比其它欧洲国家
加在一起还要强大”。

对沙俄怀有深切惧意的英
法等国，当然不肯坐视这一切的
发生。所以在整个19世纪爆发的
四次俄土战争中，英法等西方国
家都坚定地站在了土耳其一边，
屡屡在关键时刻出手，为行将就
木的土耳其帝国续命，延缓了沙
俄蚕食土耳其的脚步。其中最值
得一提的当数1853年爆发的俄土
第九次战争，英法不惜亲自上阵
帮助土耳其赢得了这关键的一
役。此役的战败据说导致沙皇尼
古拉一世在绝望中自杀。也许他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打
不赢这个孱弱的世仇——— 难道
仅仅因为对方“后台硬”？

功亏一篑的夙愿

&延续至今的冤仇

命运是公平的，一直无从下
口的俄罗斯，在20世纪曾经迎来过
两次得偿夙愿的好机会，但阴差
阳错，俄罗斯人最终都错过了。

第一次机会来自一战期间，
病急乱投医的土耳其帝国站到
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而对此
恼羞成怒的英法为了拉拢沙俄，
破天荒地改变了坚持百年的固
有政策。1915年，英法俄三国达
成《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
协定》，条约以明文的形式瓜分
了土耳其，英法宣布将放弃阻止
俄国走出黑海海峡的传统政策，
战后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划归

俄罗斯，而英法则将瓜分土耳其
在阿拉伯地区的剩余部分。“光
复君士坦丁堡”，索菲亚公主五
百年前的怨念，彼得大帝三百年
前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了。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
周知，沙俄在实现夙愿的最后一
刻倒下了，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政
府为了收缩战线，宣布放弃强占
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条约。而在另
一边，土耳其在遭遇帝国解体后
迎来了民族英雄凯末尔，新生的
土耳其共和国最终保住了他们
旧帝国的首都。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两个
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新生国家
有过一段难能可贵的关系缓和
期。然而，随着二战爆发，苏土关
系再度跌入低谷。1945年二战即
将胜利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责
成苏共政治局迅速制定一个“战
后改造土耳其方案”，试图借苏军
在东欧推进的声势，一举推翻土
耳其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解放共
和国，同时将伊斯坦布尔（君士坦
丁堡）纳入苏联版图。然而，这个极
富野心的计划最终迫于美国的核
威慑被叫停。战后，美国在土耳其
推行马歇尔计划扶植其经济，并
邀其加入北约。地中海的大门再
次向北极熊关闭了。

从默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
坦丁堡算起，俄罗斯与土耳其这
对宿敌开战十余次，土耳其一直
扮演着锁住俄罗斯由黑海通向
地中海之路的守门人角色。今
天，当俄罗斯重回克里米亚的关
键时刻，双方摩擦再起。两国的
冤仇，也许真的是冥冥中有某种
宿命在左右。

俄罗斯苏-24战斗机被
土耳其击落后，普京发言指
责土耳其此举是在“背后捅
刀”。此话放在当下全世界联
合反恐的大背景下固然不
错，但从俄土两国的数百年
交往史看来，却多少有点滑
稽——— 历史上，土耳其其实
从来没站在俄罗斯人的背
后，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时
候，这两个隔着黑海的国家
都面对面地站着，忙于彼此
掐架。其结怨之久，战争之频
繁，让中日、英法等其它“冤
家”都难以望其项背。

被PS成苏丹的土总统埃
尔多安（左），以及被PS成沙皇的
俄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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